
32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文学经典核心价值的认识

分歧很大，有人认为：“文学是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
价值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是其伦理价值，伦
理价值是第一位的，审美价值是第二位的，离开了伦
理价值就无所谓审美价值。从希腊悲剧 《俄底浦斯
王》，到近代文学经典《哈姆莱特》《老人与海》，对伦
理问题的深刻揭示和其特有的道德教诲价值是这些作
品成为文学经典的根本原因。有人则认为：文学经典
的核心价值还是审美价值。从文学活动交流的角度
看，文学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从文学表现方式的角度
看，文学用语言塑造形象，借文学形象传情达意；从
文学活动的效果看，文学经典最重要的价值体现为艺
术感染力和情感慰藉性。没有审美价值，文学经典就
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立命之本。文学经典的认识价
值、伦理价值、娱乐价值、交际价值等都是从审美价
值而来的。

的确，文学的价值是一个包含许多个价值要素的
价值体系，朱立元认为，文学的价值是一个以审美价
值为中心的多元价值系统，包括审美、消遣娱乐、认
知价值、道德、思想、宗教等10种价值。这里的问题
是，在文学经典的价值体系中，核心价值究竟是审美
价值还是伦理价值，还是另外的某种价值。我们先
从弄清概念入手。

先看伦理价值。所谓伦理，是指在人与人、人与
社会关系方面应当遵守的原则和规范，所谓伦理价
值，就是在体现、维护、培育这些原则和规范时所表
现出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一般而言，伦理原则和规
范基于特定的人类生产生活条件而形成，为调节特定
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存在。一种社
会条件下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换一种社会条件就可
能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力量。尤其是阶级社会的
伦理规范往往打着深刻的阶级烙印，旧的伦理规范常常成为社会进步发展
的束缚和障碍。当然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慢慢积淀下了一些
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和规范，成为维持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人类精神统一
的基本条件，如亲情、公正、诚实等等。但即使这些看似永远和普遍有效
的伦理规范，也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情境连在一起，难以设想任
何一条伦理规范可以不加条件地适合于任何场合。例如，对敌人不诚实、
不仁慈，并不违反道德；而封建社会的亲亲相隐，到了当代社会可能成为
犯罪行为。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包括文学经典都会涉及伦理问题。同时对
一部文学作品伦理价值的评判也很难有恒定不变的观点。从不同伦理观念
出发，对同一个人物的伦理行为，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逃跑的奴
隶，在奴隶主看来是罪恶的，在奴隶看来是勇敢、正当的。李自成是流寇
还是英雄，各方的意见不可能统一。

再看审美价值。尽管对什么是美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对美感的界
定还是基本一致的。美感是人所特有的一种自由的、超功利的、愉悦的、
游戏的情感体验。所谓审美价值，是指客体能让主体引起或满足美感体验
的作用和效能。一般而言，文学作品引起美感即产生审美价值的基本条
件，是我们阅读作品时既知道它所描述的一切并非真实的生活，而又在其
中看见了我们所认为的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是生活。”“任何事
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
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即
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来自其对人类生活的反映。

那么，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与伦理价值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呢？
让我们通过文学经典的产生过程来看。作家在创作一部第一价值是审

美价值的文学作品时，必定先要形成对生活的距离感。鲁迅说，“长歌当
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处于这种有距离感的审美创作心态中时，作
家会比在深深嵌入现实生活中时更全面、更客观地理解和把握生活，更恰
如其分地表达对人物的同情和伦理判断。正是在这种以审美为基础的文学
创作中，包法利夫人和安娜才脱离了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预先设计，按照
生活的逻辑走向了死亡；恩格斯才认为巴尔扎克“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
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
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
宁才把托尔斯泰看作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所以，基于审美活动创造的
文学作品往往能更全面、更客观、更公正地反映和评价现实生活；具有高
度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往往才能获得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和伦理价值，
在一部真善美统一的文学经典中，美的价值是先于真和善而存在的。

相反，假如一部文学作品的第一价值是伦理价值，那么作家在创作作
品时，也一定首先怀有深刻、强烈、鲜明的道德理念，否则，作家的动机
和作品的效果就会出现矛盾和差异。而当作家没有保持对生活的距离感，
不是怀着对生活的那种自由的、审美的、超脱的、游戏的心态，而是带着
强烈的道德评判动机进行创作的时候，这部作品的审美性、超越性、娱乐
性多半就会大打折扣。一旦其审美性、娱乐性、超越性弱化到一定程度，
它其实就不再是文学作品，而成了文学化的道德作品。这样的作品也许一
时会产生很轰动的道德批判效应，但时过境迁，往往就销声匿迹，很难成
为经典作品，长久的伦理价值也就无从谈起。同时，从文学史的角度看，
怀着强烈的道德动机写出了千古流传的文学经典的作家似乎是很少见的。
倒是很多经典作家对自己作品中人物的道德评价都怀有很深的矛盾心理。
从狄德罗的 《拉莫的侄儿》，到莫泊桑的 《羊脂球》、司汤达的 《红与
黑》，莫不如此。

所以，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审美价值一定先于也重要于伦理价值，从
伦理需要和伦理原则出发无法解释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经典产生的动因，
也无法解释文学经典何以会穿越时代和国度，让亿万伦理观念迥异的人们
常读常新、百读不厌。

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与文学作品的核心价值，难道二者不可等同吗？
当然是不能等同的。所谓核心价值，是指客体基于其自身主要属性而

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特定需要的那部分功能和作用。当我们说某事物的核
心价值的时候，既是在表达主体某种独有的需要及客体独有的属性，又是
在把该事物与它的同类事物区别开来。当我们说文学的核心价值时，既是
在表达文学与人类需要的核心关系，又是在表达文学与生产工具、宗教仪
式、科学定理、道德规范、生活习俗等非文学的人类创造物之间的区别。
而说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时，则是在表达文学经典与人类需要的核心关
系，以及文学经典与非经典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区别。文学经典与非经典的
文学作品都具有审美价值，都可以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因而，把文学经
典的核心价值表达为审美价值，既没有揭示文学作品何以成为经典的根本
原因，也无以把文学经典与非经典的文学作品区别开来。

让我们从文学经典的内涵和特征说起。文学经典的另一个常用名是文
学名著。美国教育家、哲学家M.J.阿德勒这样阐述文学名著：“为普通人
而写，论述的是人类共同感兴趣的题材和人生有待解决的问题；通俗易
懂，不卖弄学问；拥有最广泛的读者；永不过时；令人百读不厌；最富有
教育意义。”前面我们已提到，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在于我们从中看见了
理所应当的生活。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表述：文学经典或文学名著其实
是关于生活的最好的教科书。希腊人听着、吟着《伊利亚特》《奥德赛》，
先秦人读着、唱着《诗经》《楚辞》，千百年来的中国人读着唐诗、宋词、

《红楼梦》，在美的体验中，认识着生活、理解着生活、感悟着生活。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在人类所有的文化创造物中，惟有文学依

靠人类的审美观照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全面、深刻地把握着、描述着、
传达着完整的人类生活，也提升着、改造着、培育着人性。而文学经典与
非文学经典的区别，就在于文学经典总能在不同的人物、故事中抓住生活
最本质的部分，总能让我们强烈地感悟到那理应如此的人性。上千年之
后，我们依然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看见那
种生活和人性。那种生活和人性，就像艾略特说的，是“成熟心智的产
物”；也像库切说的，是在与野蛮的抗争中，会被人“不惜一切代价紧紧
地拽住”的 “劫后余生”的东西。那样的生活和人性，超越伦理、世
俗，超越时代，是所有想要更懂得生活、更富有人性的人们，所必须阅读
和学习的东西。

所以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其实应该是审美价值与生活教育价值的重合
部分，也许应该称之为“审美教育价值”，取审美典范和生活教育之意，有审
美示范、培育美感、教会生活三层含义。文学经典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们以
其自身的属性，能为后世作家创作树立典范，能为普通人培养健康的审美趣
味奠定基础，能成为各个时代的人懂得生活、更富人性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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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与庄禅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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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传统的当代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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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禅宗美学的当代意义

新时期文学的狂飙突进，曾经让我们感慨，“太
阳每天都是新的”。在当下的文学状况恢复常态之后，
则可能会觉得“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关于新时期
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联性，其实人们已经谈论了很
多。我愿意加以补充阐发的是，新时期文学对老庄、
禅宗美学的内在传承，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高度的
评价。庄重浑厚、气象森然的儒家美学，强调仁义之
美，注重现实功用，教化世道人心，敦善君臣伦理，
如杜甫所言，“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致君舜尧
上，再使风俗淳”，严以律己，也严以律人，倡导人们
的“社会化生存”，善则善矣，未免规范严密，难以亲
近。许多时候，它还和专制权力结合，皇家正典，来
势汹汹，让人避之弃之惟恐不及。庄禅美学的弘扬想
象，放飞心灵，超越功利也超越权势，外法自然，内
依本真，彰明个性，浪漫狂放，推崇的是“自然化生
存”，如陶渊明所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
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李泽厚在 《漫述庄禅》 中描述庄子的理想人格：在庄
子看来，个人的本体存在，由于摆脱了一切“物役”
从而获得了绝对自由，所以它是无限的。他“物物而
不为物所物”，他能作逍遥游，“背负青天，而莫之夭
阏”。它“无所待”，不受任何现实关系的规定、束
缚、限制，从而“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
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
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生死无变于
己，而况利害之端乎！”连生死都对他无影响，更何况
利害？更何况种种世俗“尘垢”？而这就是“至人”、

“真人”、“神人”、“大宗师”——一句话，即庄子的理
想人格。其与文学创作更为密切的，庄禅哲学美学地
把握世界贲张感性的方式是：“无论庄禅，都在即使厌
弃否定现实世界而追求虚无寂灭之中，也依然透出了
对人生、生命、自然、感性的情趣和肯定，并表现出
直观领悟高于推理思维的特征，也许，这就是中国传
统不同于西方 （无论是希伯来的割裂灵肉、希腊的对
立感性与理性） 的重要之处？也许，在剔除了其中的
糟粕之后，这就是中华民族将以它富有生命力的健康
精神和聪明敏锐的优秀头脑对世界文化作出自己贡献
时，也应该珍惜的一份传统遗产？”1980年代曾经流行

“美学热”，其要点就在于，马克思的 《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 和本土的庄禅美学的汇流所掀起的以反对
异化、倡导人性复归，即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所
唤起的众多青年人对新生活新生命的向往。在文学创
作方法上，则是对于奉行多年的源自前苏联的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的解构和颠覆，在明火执仗地借鉴西方现
代主义的同时，对庄子、屈原、司马迁以降的浪漫主
义精神也暗渡陈仓，并且形成一股巨大的创作潮流，
至今难以平歇。

对于新时期文学与庄禅美学和浪漫主义的关系，
已经有很多人关注并且做出了积极成果。但人们的视
野未免狭隘化表面化，多集中在汪曾祺、阿城等剑走
偏锋的作家身上。其实，从王蒙、宗璞，到莫言、张
炜、贾平凹、韩少功，这些从1980年代活跃至21世纪
初叶的重量级作家，他们的作品和美学思想中，也闪
现着庄禅美学和文学传统的智慧与魅力。

儒道互补：从《蝴蝶》到《惚恍小说》

在近年的“国学热”中，王蒙接连推出了专著
《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奔腾》《老子的帮助》，并且频
频在各处名家论坛和电视媒体上出面宣讲庄子老子，
给文坛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也令人思索王蒙与老庄
的深厚渊源。诚如王蒙在 《庄子的享受》 简介中所
言，“庄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不二的奇才。《庄子》 一
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书。庄子令一些人爱得沉
迷，恨得顿足。本人谈庄子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
例如古汉语与中国古代史。我有的是不止一种文体的
文学写作实践，是人生经验、包括顺境下、特别是逆
境下生活与思考的经验，是想象力与沟通的愿望与能
为，是不无己意新意创意的阅读的生发——台湾喜欢
用的词是‘发酵’，叫做庄子两千多年后在老王身上发
酵啦。与其说我是在注什么经，不如说我在认真阅读

的同时找材料注我。我希望我的 《庄子的享受》 对于
《庄子》不是佛头着粪，而是差堪比翼，我的幻梦是落
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思辨直奔骑牛李耳，
忽悠差及化蝶庄周。”是的，王蒙与庄子的渊源很深，曾
镇南在 1980 年代中期就曾经指出这一点。《蝴蝶》中的
主人公张思远，从掌握一座城市命运的市委“张书记”到
沦落乡村接受农民监督改造的“老张头”，再到“文革”结
束后复出且升职的国务院某部“张部长”，这一切变迁，
都不是出自张思远的内心渴求和自愿选择，而是大时代
风云跌宕中的命运拨弄，迷离恍惚间，他不禁发问：“真
我何在，蝴蝶乎，张思远乎？”《逍遥游》直接借取了《庄
子》的篇名，作品内蕴也与庄子的奇情异想有暗合之
处。王蒙的作品曾经被认作是“东方意识流”的典范之
作，其自由跳脱的结构、汪洋恣肆的文笔，恐怕是其对庄
子的遥远回应吧。

再说宗璞。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在海内外被认定
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这样的名誉崇高无比，在宗璞
笔下，他却是儒家哲学和庄禅境界浑融一体，坦然为
人的。“这‘人’的条件的准备，从中国传统文化能取
得什么，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从父亲身上我看到
了一点，即内心的稳定和丰富。这也可能是长寿的原
因之一。他在具体问题面前可能踌躇摇摆，但他有一
贯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甚至不怕否定自己。历史的
长河波涛汹涌，在时代证明他的看法和事实相谬时，
他也能一次再一次重新起步。我常说中国人神经最健
全，经得起折腾。这和儒家对人生的清醒、理智的态
度和实践理性精神是有关系的。而中国传统文明的另
一重要精神，无论是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的愿望，或是庄子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想象，或是

‘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禅宗境界，都
表现了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的稳定和丰富。”宗璞的小
说作品，自 《南渡记》 开始，从现实题材转向历史记
忆，个中原因之一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现
实的功利化平庸化使宗璞感到失望，转而在抗战时期
西南联大的文人学士身上，发掘其汇通中西、儒道互
补的精神境界。将 《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 等
总名为“野葫芦引”，也不无庄禅的仙风道骨，飘逸轻
灵。宗璞追忆父亲冯友兰的文集 《云在青天水在瓶》，
充满禅意妙悟，得名于冯友兰生前非常喜欢的唐李翱
的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
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2008年，因为眼疾写作已
经非常困难的宗璞发表了《惚恍小说 （四篇）》，似乎
是从长篇小说的历史语境中回返现实的短平快之作，
但是，这又和当年的 《红豆》《三生石》《弦上的梦》
等直击现实生活深处、叩击心灵隐微的旨趣相异，而
是大有 《道德经》 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
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意境，与现实生活
若即若离，意近旨远，作家还生怕读者未能领会其良
苦用心，让作品中的一个叫阿虎的人物现身说法。这
位阿虎，因为见多了大公司里的勾心斗角、互相倾
轧，辞职办了个“稻草垛咖啡馆”，自己做自己的主，
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自得其乐。有旧日同事夸奖他
的咖啡馆办得好，应该考虑开连锁店——

阿虎笑笑，说：“成功几个子儿一斤？人不就是一
个身子，一个肚子吗？”他记得小时父亲常说：鹪鸟巢
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不过他不对旧
同事说这些，说了他们也不懂。

阿虎的父亲是三家村的教书先生，会背几段 《论
语》、几篇 《庄子》。不过几千字的文章，他不但自己
受用、还教育儿子，乡民也跟着心平气和。阿虎所知
不过几百字，常想到的也不过几十字，却能让他知道
人生的快乐，不和钱袋成正比。

历史与自然：庄禅境界的正面与负面

莫言、张炜、贾平凹、韩少功等“50 后”作家，
与王蒙、宗璞等上一代作家对庄禅美学的继承，有着
自己的特征：他们缺少后者的那种儒道互补的调谐而
偏向于道禅一脉，同时，却也对庄禅的消极一面持有
相当的警觉；他们对于将庄禅思想融入人生态度，可
能会有保留，却对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抱有更
大的热情去加以探讨。

贾平凹的 《废都》 中也有一只蝴蝶，庄之蝶，他
与王蒙笔下的张思远，两者都有着作家“夫子自道”

的意味，但两个人物的品质和评价却大相径庭。张思
远生气勃勃踌躇满志，充满了新时期伊始的理想高
扬、浮躁凌厉的进取精神，虽然有着庄周梦蝶似的身
份困惑，但是，革命者的斗争情怀和乐观主义，在他
身上是第一位的。庄之蝶完全浸淫于庄禅境界之中，
甚至他偷欢作乐的房间也命名为“求缺屋”；但是，时
当市场经济大潮涌起，古都西京城里的“四大名人”
也罢，僧俗两界也罢，都被卷入追逐金钱与欲望的滚
滚红尘。庄之蝶也有道家思想的负面印记，道家强调
男女交合采阴补阳健身延寿，庄之蝶则把诸多艳遇视
作可以恢复和激发自己文学创作活力、摆脱萎靡不振
的密径。张炜的 《古船》 中，老庄哲学的正负两面则
分属隋抱朴和赵炳两人：身心自少小就遭受过严重摧
残的隋抱朴，感悟历史的残酷血腥和家族血液中的原
罪印记，以绝情寡欲、超越实用功利的方式抱诚守
一，在老庄的浑然天成清静无为与马克思的全球共产
主义憧憬中获得了精神的救赎。权势人物赵炳则将道
家的“势”与“运”应用到乡村的权力斗争中，久经
风浪而长立于不败之地 （这一点可以和阿城笔下的

“棋王”王一生下棋的每战必胜相印证）；他霸占少女
隋含章和任意染指别的乡村妇女，在满足欲望的同
时，将采阴补阳养生之道也修炼得出神入化。同样的
情形也出现在韩少功的 《爸爸爸》 中，那个又痴又傻
的丙崽，只会说两句话，“爸爸爸”和“×妈妈”，却
可以应付一切外在环境变化、世态炎凉和内心的荣辱
悲欢，大有 《道德经》 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的气概，也颇似于 《周易》 的“太极
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中的阳爻与阴
爻，极简，却具有强大的应对和阐释能力，可以以不
变应万变。作品问世之初，常见的评价是说，《爸爸
爸》 通过丙崽的形象，揭示了中国文化的蒙昧、停
滞、自我禁锢和盲目自信，鞭笞了为什么近代中国会
落败于席卷全球的现代化大潮的“国民性痼疾”。但
是，据洪子诚先生的考证，从最初刊发在 《人民文
学》1985年第6期的《爸爸爸》，到收入2006年出版的

“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系列”《归去来》 卷的改定本，
韩少功对作品予以了大幅度改写 （达三分之一强），其
评价也有了较大的翻转：“在庄重与调侃、悲壮与嘲讽
的错杂之间，可以看到向着前者的明显倾斜，加重了
温暖的色调，批判更多让位于敬重。最重要的是，写
到的人物，丙崽也好，丙崽娘也好，仁宝也好，仲裁
缝也好，这些怪异、卑微、固执，甚至冥顽、畸形的
人物，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作家给予他们更多
的发言机会。即使不能发声 （如丙崽），也有了更多的
表达愤怒、委屈、亲情的空间。叙述者在降低着自己
观察和道德的高度，限制着干预的权力。我们因此感
受着更多的温情和谦卑。”这也许是从最初的启蒙立
场，退后到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所致，也体现出作家
对庄禅文化的新的理解。2011年，他在与韩国学者白
池云的对谈中，白池云指出，“看您的文章，让我情不
自禁地想，好像您对儒家，没有对道家或佛家亲切。
说‘反儒家’也许会有点过分，但您对老庄和佛家的
爱好，似乎构成了您思想和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韩
少功的回答是：

“儒家”这个概念，有时候是一个大概念，几乎涵
盖整个中国古代主流文化；有时候是一个小概念，是
指与道家、法家等等相区别的一个学派。现在很多人
谈“儒家”，不分大小，不分前后，概念用得比较乱。
从汉代到宋代，儒家变化很大。具体到某一个人或某
一个派别，外儒内道，阳儒阴法，复杂的情况还很
多。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赞赏儒家的思想文化遗产，
但儒家也有蛮多问题，比方说他们过于精英主义，主
要是关心政治、社会、伦理这样一些东西。在这些问
题之外，比如生命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道
家和墨家，可能更让我感兴趣。

这样的转变，也可以从别的作家那里得到呼应。
贾平凹的近作 《带灯》 的主人公带灯，一个负责解决
农民上访工作的乡村女干部，青春盎然而又恬静淡
然，她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她所奉行的“萤火虫精
神”，显然与庄之蝶的庄禅遗韵有一脉相承，也有积极
超越。

学术期刊的制度建设与学科发展
□马 昕

2014 年 6 月 20 日，由《文学遗产》编
辑部主办的“学术期刊制度建设与学科
发展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期刊与成果项目评价部、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
黑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报》社、《中国社会
科学》编辑部、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
部、全国高校古委会《中国典籍与文化》
编辑部、《复旦学报》编辑部的 20余位专
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旨在进一步推
进本刊的制度建设与古代文学学科的
发展。

《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和文学研究
所所长陆建德分别致辞。刘跃进说：“近
年来，《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制度建设上
完成的最重要的改革举措就是从1999年
开始实行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度，并严
格执行三审程序。此外，本刊还建立、健
全了一系列编辑、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具体做法包括：一、
实行发稿会制度；二、进一步严格校对程
序和校对标准；三、创办《文学遗产》网络
版，并确保网络版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四、强化外审专家的责任意识。”陆建德
则表示：“制度建设的难点在于平衡制度
与个性之间的矛盾，制度可以把滥用权
力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但也会追求四平
八稳，丧失活力。我们的国家很大，但学
术圈子很小，所以匿名评审有时候也会
出现各种问题。而跳出个人的利害关
系，为超越个人利益的理想价值服务，则
能使办刊者坚持学术操守，弥补制度的
不足。”

与会代表围绕着制度建设和学科发
展展开了讨论。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
个方面：

第一，制度建设的作用与局限。多数
与会专家都认为制度建设对学术刊物既
有巨大的益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左东
岭认为：“制度是用来管‘坏人’的，只能

‘保底’，仅靠制度办好刊物是不可能的。
将不规范的提升至规范，并不能直接形
成创造性，且过度的制度化会浪费资
源。”陈引弛则说：“制度建设不只是管

‘坏人’，学者的成长需要不断接受批评，
好的制度可以促进学者互相讨论，改善
学术生态。”

第二，制度建设的具体设计。为了

更好地发挥制度的益处，并规避其局限，
与会专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一
是对编辑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左东
岭、杜桂萍和罗剑波均强调了编辑人员
本身一定要是专家，要长时期处在学术
前沿，才能把握学术动态。二是对外审
专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刘毓庆认为选择
外审专家不应只看资历，尤其是对一些
选题较为偏僻的文章，应首先看重领域
对口；还应考虑到外审专家各自的学术
路数与风格。三是对评审环节进行调
整。如陈引弛认为，文章送交匿名评审
前，应更加妥善地做好匿名处理，注解中

“拙文”字样与项目名称会暴露出作者身
份，要删掉。四是对约稿方式进行调
整。黎湘萍认为，可用征稿取代约稿，既
可解决约稿质量不佳的问题，又不破坏
正规的三审程序。朱万曙认为，为平衡
制度公平与学术个性，可对文章进行具
体区分：制度建设主要针对正式的学术
论文，而学术争鸣文章、笔谈文章和约稿
文章则可灵活处理。六是用数字化。黎
湘萍、罗剑波和刘京臣均认为，数字化方
式可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而且是学术
期刊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第三，办刊宗旨与学科发展。何宗美
认为《文学遗产》应该激励学术理想，体
现学术气度，反映学术热度，实现高层与
底层的双向互动。刘玉才认为，《文学遗
产》应承担起引领学科的任务，发表文
章要带有示范意义，同时还能容纳多种
文风，促进“百家争鸣”。陈书录则具
体举例，认为《文学遗产》过去对民间
歌谣的关注还不够，日后应引领学界对
该领域有所关注。张鸣建议，在纸版刊
物正式发表之前可先将文章挂在网络
版，接受读者的批评。罗剑波则认为，
国际化也是刊物对学科引领作用的重要
体现，《文学遗产》 应加强与国际同行
对话，更好地走向国际学术界。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李琳、
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辑部张廷银分别介
绍了各自刊物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优良经
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与成果项目评
价部王力力介绍了社科院期刊评价体
系（AMI）的基本情况。

刘跃进在总结中，呼吁学术界尽快
转变观念，突破狭隘的“书斋学问”，多关
注社会价值建设，用学术服务社会，为古
代文学研究赢得新的发展空间。


